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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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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的现代诗人朱湘，在其新诗创作中选用了大量的民族神话意象；同时，他注重将复杂的象
征内涵与强烈的启蒙精神熔铸于意象建构中，借“古事”传达其讽喻现实、呼唤英雄与追求解放的现代理念。就审美层面而

言，民族神话意象以其本身的超越性、非理性和原始性特质，为朱湘诗歌增添了灵动之美、韵味之美与拙朴之美；其在彰显朱

湘诗歌古典美学风格的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新诗的意象体系与创作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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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是原始初民面对各种难以解释的自然现
象时，以想象性的方式对其做出解答和对抗的故

事。作为一种集体创造、世代相传的产物，神话是

一个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宇宙观念、审美观念的

集中反映，与“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相贯通”［１］。

同时，神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构成和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中国本无“神话”一词，这

一概念于１９世纪末从日本传入，自１９０３年蒋观云

发表中国第一篇神话学论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

物》以来，神话学研究才成为“五四”时期蔚然成风

的研究潮流。“在人类的原初时期，神话传说是文

学的主要样式。后来这些原始神话、意象以隐喻的

方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２］，神话意象也逐渐成为

新诗创作中的独特审美意象类型，对于弘扬民族文

化特色和复兴古典美学风格产生了重要作用。朱

湘在其新诗创作中选用了大量的民族神话意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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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歌文本增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审美效果。

学界目前对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关注较少，

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于刘长华的博士论文《民族神

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３］

中，论文在第六章“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主要作家

的个性实践”中对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传说意象

所蕴含的启蒙之思、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与“优美”之

感作了具体剖析，具有一定的前瞻意义。总体而

言，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探讨新诗与传统关系的

热潮之下，对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进行系统

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　朱湘的传统文化观与神话观

朱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与服膺主要体

现在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与接受上。朱湘幼

年时期于蒙馆和乡塾中接受过系统的中国文学传

统教育，在清华学习期间也一直注重对古典文学的

学习。在留美期间，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盛与西方民

族的傲慢，朱湘的民族自尊心逐渐高涨，他决计复

兴中国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力图“证明我们不是

一个退化野蛮的民族”［４］１９９。首先，朱湘认为中国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宝藏，是中国文化发展的

起点，任何脱离文化基础的全盘西化只能是昧于历

史的“无本之木”。朱湘在实践路径方面也提出了

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复古”的关键在于翻译和

考古两方面。其次，朱湘将“复古”意志与民族振兴

的爱国理想紧密结合。中国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化

中蕴含着崇高的理想与极端的美丽和自由，是中华

民族强盛历史的表征，他希望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来

唤起一种崭新的民族精神。他以叙事诗描述国民

精神面相，激发民族斗志，并鼓励友人“为了祖国过

去的光荣，拼了命写”［４］２２３。再次，朱湘的文化观念

不是那种狭隘的民族复古主义，而是具有广阔的

“文化大观”性质。他提出的“复古而获今，迎外而

亦获今之中”的文化理念具有强烈的现代性。他提

出在“中学为体”的基础上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西为中用，既不盲目复古，也不完全排斥先进文

化，而是在创造性的继承与借鉴中，“创造一个表里

都是‘中国’的新文化”［４］１７１。

中国民族神话作为华夏民族早期历史文化的

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凝

聚，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因此重现

民族神话的神性魅力是暗含于朱湘复兴传统文化

的理想之中的。朱湘的神话观集中体现在其散文、

书信与评论性文章中。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朱湘

对于民族神话故事了然于胸。散文《空中楼阁》充

分显示了朱湘对神话典故的熟悉与喜爱程度。他

在文中将玉皇、王母、共工、女娲、齐天大圣、仙女、

月宫、玉兔、牛郎等几十个神话典故串联起来，并配

以妙趣横生的评议，体现出他丰厚的神话知识储

备。《日与月的神话》一文也体现出朱湘对古典神

话深入细致的研究态度，如其对“金乌”“日起扶

桑，日落若木”等的考察与解释。难能可贵的是，朱

湘对神话概念有着非常清醒的理性认识。他在《异

域文学》中提出，《山海经》和《镜花缘》里“关于异

域人的神怪、荒诞的传说，完全是在‘行路难’的时

代初民运用了他们的丰富的想象以及恐惧的动机

所创作而出的”［４］２８１，这一判断是基本符合科学规

律的。其次，朱湘在创作中重新发现了民族神话的

魅力，并充分认识到其作为文学创作的原材料的可

能性。在《日与月的神话》中朱湘向友人诉说：“近

来作了几首英文诗，是取材自我国的神话，作时猛

然悟出这些神话是极其美丽。”［４］３３这一叙述可以视

作朱湘以民族神话入诗的创作实践的佐证，也表明

了朱湘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欣赏和认知。朱湘

在看到顾颉刚《古史辨》中关于神话人物禹的论述

时，表示“从前虽在《努力》看见过，如今看来，更觉

有味”［４］１８５，也反映出其对民族神话的认识随着时

代、人生与创作追求的变化而不断深化。朱湘曾在

散文《文以载道》中将“载神道文学”定义为表现原

质力的，与初期的宗教、迷信有密切关系的文学，认

为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神话题材文学应当隶属于

这一范畴。最后，朱湘对于西方神话的接受是潜隐

于诗歌创作中的，他虽表示“决不肯在诗中引入异

种的材料的”［４］１８９，但在运用西方诗体或尝试写作

英文诗时，他对西方神话的运用却是颇为自觉和自

如的。

通过对朱湘的三本诗集及遗著《永言集》的考

察，发现朱湘诗歌中至少有５０首诗中运用了神话
意象，其中民族神话意象占绝大部分。同时，其一

些诗篇中虽然出现了诸如女神、耶和华等西方神话

和宗教意象，但基本上并未独立成篇，而是与中国

古典神话意象并置而用，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与张

力，反映出开放的文化理念。朱湘诗歌中的神话意

象在整体上可以分为六大种类：一是创世、起源与

始祖神话意象。朱湘在诗歌中借用了共工、女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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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人氏、后羿、日神、羲和、地母、春神、巨灵、神农、

三苗、尧、舜、禹等人类始祖或文化英雄意象，以及

月亮神话、太阳神话、洪水神话意象等，这些神话意

象的运用强化了诗歌文本的时空感，将一种开天辟

地、万物伊始的宏大气象引入审美层面，同时也蕴

含着文化寻根和民族强盛的意味。二是图腾、神兽

与天体意象。凤凰、雏龙、麒麟、夜枭、天狗、鸾等图

腾和神兽意象蕴含着传统文化意味和民间审美趣

味，具有文化原型的意味。其中龙、凤意象在朱湘

诗中所占比例较高，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民族国

家的象征符号存在。天河、星宿、天狼、彗星、北斗、

天孙、银河、天河、虹桥等天体意象则寄托着诗人浪

漫的宇宙观念。三是仙界神话意象。仙界意象寄

托着诗人对神仙世界及其生活场景的想象，同时与

人间世界的惨淡悲苦形成对照，朱湘诗歌中的仙

女、玉瓶、龙女、太白金星、玉皇、王母、张果老、托塔

天王等仙人形象，以及瑶林、昆仑山、阆苑、凌霄宝

殿、仙境、天庭、龙宫等空间意象无不异彩纷呈。其

中被频繁使用的是牛郎、织女与嫦娥意象，以及由

此衍生的素娥、水晶宫、月姊、月宫、白兔、桂花、吴

刚、天河、月里孤孀等系列意象，它们共同折射出诗

人高洁的人格与纯美的理想追求。四是冥界传说

意象。这类意象在朱湘诗歌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主

要包括阴司、阴曹、冥国、地狱、鬼门关、奈河、十殿、

黄泉路等环境意象，钟馗、疫神、死神、阎罗、鬼差、

魑魅、鬼影、僵尸、女魅、男妖女怪、冥灵等鬼怪意

象，以及收魂、还魂、勾魂、阴魂、三魂七魄、投胎、来

生等观念性意象。这类意象的营构一方面表达了

诗人对英雄、友人逝去的缅怀之情和对英雄重生、

国魂重振的期待与呼唤，如《哭孙中山》和《招魂

辞》等篇什；另一方面传达了诗人的生死观与生命

体验，如《阴差阳错》一诗。五是宗教传说意象。这

类意象主要是佛教传说意象，如观音、杨枝甘露、布

袋和尚、卧佛、八百罗汉、四眼罗汉、四金刚等，其主

要集中于《尼语》和《八百罗汉》两首诗中。这些意

象褪去了以往的神圣崇高色彩，或成为诗人埋怨的

对象，或沦为坐享其成、外强中干、盲目自大的滑稽

形象，蕴含着诗人的解构意识。道教传说意象也是

朱湘诗歌中重要的宗教传说意象，其主要是朱湘诗

歌中的白鹤、九华山、三山、碧落的意象，以及骑鲸、

徐福东渡、秦始皇寻药、缩地、飞升、神仙辟谷等涉

及游仙、方术的意象。六是西方神话与宗教意象。

西方神话意象包括美神、女神、夜神、阿拉、天使、战

神、阿里代等神癨意象，普罗米修斯、赫丘利等英雄

意象，智鸟、乐园、长乐岛、厄琉西等自然意象，以及

耶稣、信徒、基督、耶和华、撒旦、开闰等《圣经》意

象，这些意象集中于朱湘《十四行意体》《致埃斯库

罗斯》两首诗中。

　　二　朱湘新诗中民族神话意象的象征内涵

朱湘对民族神话意象的借用与描摹不是为了

返回历史语境，而是注重阐发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的现实内涵与精神导向，其通过对古典神话意象的

再解读，寄寓了讽喻现实、呼唤英雄与追求解放的

时代理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借古事的躯

壳来激发现代人所应憎与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

综交融”［５］的书写旨归。

（一）对黑暗现实的隐喻与讽刺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动荡不堪
的时期，列强的欺侮、军阀的混战和政府的腐败无

能，致使丑恶、横暴与虚伪遍布祖国大地，人民生活

于水深火热中。作为爱国诗人，朱湘将复杂的时代

语境与强烈的启蒙精神融于非理性的神话意象中，

使“这些原本承载着原始人类心理经验的神话原型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笔下却充满了现实性与革命性，

有的甚至还蒙上了政治的色彩”［６］，神话意象成为

诗人或隐或显地讽喻现实、批判国民性的有效武

器。在《哭孙中山》一诗中，“哭罢！让我们未亡者

的哭声／应答着郊野中战鬼的哀音／哭罢！因为镇
鬼的钟馗已丧／在昆仑山下魑魅更要横行”，诗人运
用战鬼、钟馗、魑魅三个冥界意象分别指涉革命烈

士、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国内外反动派，用写鬼状异

的手法积极介入现实，表达了对革命英雄逝去的悲

恸，对革命前景的绝望与担忧，以及对一切反动力

量的痛恨。《寄思潜》一诗中诗人以仙界意象天公

来喻指世道，以图腾意象凤凰来指代英才形象，以

“为什么日月为两目的天公这样昏蒙”和“雅雀高

翔而凤凰卑伏”的诗句，将批判矛头直指黑白颠倒

的不公世道对人才的埋没与摧残，以此寄寓对黑暗

社会现实的控诉与批判。民族神话意象在此强化

了诗篇的情绪感染力，并与屈原《天问》的文本形式

及精神指向形成遥远呼应。《猫诰》与《八百罗汉》

两首诗集中呈现了朱湘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猫

诰》是一篇充满谐趣色彩的叙事诗，诗人在老猫的

训示中，掺入尧、舜征伐三苗的神话故事、智慧女神

与智鸟的西方神话意象，以及关于神农的意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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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往日辉煌中的妄自尊大、自恃高贵的老猫形

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使其成为自我膨胀、不思进取

的弱国子民的代言人，实现了针砭国民痼疾的创作

旨归。《八百罗汉》中佛教传说意象、神仙意象以及

耶和华意象交融并置，将平日只知坐享其成、毫无

危机意识，受到外来侵犯时互相推诿、毫无责任感

的罗汉形象刻画得绘声绘色，此处的罗汉意象与金

刚意象均是对中国子民的巧妙隐喻。总之，为服务

影射时政和批判国民性的主题要求，诗人所选用的

神话意象主要是冥界传说意象、古史传说意象、仙

界意象、佛教传说意象，其主要目的在于和现世的

人事之间建立关联，形成强烈的现实指涉意味，从

而传达诗人忧国忧民的时代理念与价值诉求，因而

诗歌的整体情绪基调是沉郁顿挫和忧戚感伤的。

在朱湘看来，“王维固然同杜甫一样好，但在当今时

势之下杜甫实在更重要”［４］１８３。

（二）对英雄和新生的期待与呼唤

民族神话意象作为民族的原始心理与精神本

质的凝结物，具有鲁迅所言的“鼓荡人心”的作用，

尤其是英雄和创世神话意象本身所蕴含的原始蛮

强的生命力量、昂扬拼搏的精神状态与集体主义的

道德品格，对于重振国魂、激活民众创造力、挽救民

族危亡具有重要意义。朱湘在留学期间曾明确表

示：“华族如今的退化无庸讳言，但并非天生的不

能。我回国后决计复活起古代的理想，人格，文化，

与美丽，要极端的自由，极端的寻根究底。”［４］１８６民

族神话意象的营构是朱湘实现其复活理想的重要

途径之一。为配合这一主题需要，在神话意象的撷

取方面，诗人主要选用了招魂意象和创世英雄意

象，因而文本节奏随之加快，情绪格调也变得昂扬

激越。正如郭沫若在其诗歌中以凤凰涅?来隐喻

中国的新生，这一主题在朱湘的诗作中主要表现为

招魂与复活模式。朱湘将灵魂不灭、生死轮回的观

念熔铸到具体意象中，借以传达英雄不死、民族复

兴的爱国理念与信心。《招魂辞》共分为８节，每一
节都重复着“招魂”的主题。诗人以鬼怪、冥界、投

胎、魂魄等意象为组构，召唤着为国献身的英勇烈

士的再次复活，并在最后以骏马送国士归来的美好

愿景作结，传达了诗人对拯救家国的英雄形象的赞

美与祈盼之情。《关外来的风》中，面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诗人发出“黄花岗上／葬有鬼雄／黄种儿
孙／浩气漫空”的鼓召。诗人以黄花岗烈士这一“鬼
雄”意象为载体，号召人们秉承英雄的精神与遗志，

抵御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在《哭孙

中山》一诗中，“停住哭！停住四百兆的悲伤／看哪：
倒下的旗已经又高涨／看哪：救主耶稣走出了坟墓，
华夏之魂已到复活的辰光！”诗人以耶稣意象指称

孙中山先生，以耶稣的复活喻示民族之魂的复活，

从而振奋国民精神，将希望与理想投注到革命进程

中。同时，在呼唤激情与力量的时代背景下，起源

神话意象与始祖意象因其包孕的原始生命活力与

创造能量而成为诗人热衷的文学元素。在《祷日》

中，朱湘以燧人氏、女娲、共工、后羿等意象为民族

的精神指引，发出“黑暗／永无希望再光华的黑暗／
怎能为做过灿烂之梦的／我们这族裔所甘心”的反
抗之声，并在结尾处以羲和与天狗这一组对抗性意

象弘扬民族战斗激情与民族自豪感：“如其是天狗

……那就教羲和／惊起四万万的铜烧，战退／那光明
之敌。”除此之外，诗人也擅长对其他民族神话原型

进行现代性重塑，赋予其充满时代活力的新内涵。

在《热情》一诗中，朱湘一反隽永优美的诗风，将反

抗力量与创造热情挥扬到极致，以月宫、吴刚、天

狗、天河、牛郎、织女等意象和太阳神话原型的创造

性重构，放任主体上下求索，毁灭无爱的地球，消融

月宫的冰冻，扫除丑恶势力，照亮一切黑暗，“一吐

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却也能引起热血青年的共鸣

遐想。”［７］

（三）对幻美世界的追求与怅惘

如果说前两个主题体现了朱湘强烈的民族主

义精神，是“大我”对时代战斗旋律的应和，那么这

一主题则更多地蕴含了“个人的解放”意味，体现了

朱湘对爱、自由与美的追寻，是其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的体现。以朱湘的《泛海》与《洋》为例，两首

诗均作于１９２７年朱湘赴美留学的海上去程中。其
时，面对新奇壮观的大海和即将开展的新生活，诗

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泛海》中“我要拿大海

为家／月灯放花／碧落为营幕／流苏缀星宿／绡帐前
龙女拨琵琶／酗酒高呼／任天风播入无涯”，以碧落、
星宿与龙女的意象组合为大海增添了无穷的梦幻

感，体现了诗人的想象力、审美情趣以及对大自然

的热爱之情。在《洋》中诗人的思绪攀升至璀璨的

天国、太古的神灵和人生的奥秘，以共工、女娲的民

族神话意象赋予海洋以沧桑的历史感与幽深的神

秘感，体现了诗人开阔的生命意识与丰富的生命情

怀，是其创作中少有的明朗雄奇之作。这样的生命

热力同样可见于《恳求》一诗中：“马缨在夏夜喷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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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芳／那浓郁有如渍汗的肌香／连月姊都心痒／女郎
呀，你看她疾翔／向情人疾翔／谁料你还不如月里孤
孀。”诗人借“解放自我”的月姊意象，来劝说身边

羞涩的女郎冲破社会与自我的封锁，大胆地自由恋

爱，这种炽热的主体情感与独立的精神姿态是五四

时期的典型特征。在国难当头、生存受限的处境

中，朱湘常借助民族神话意象来构筑一个梦幻逍遥

的神仙世界，打破主体的种种限制，放任其在三界

之间自如神游，这样既彰显了诗人高洁纯净的精神

特质，又与逼仄窘迫的现实境况形成鲜明对照，进

而生成了另一重隐喻意义。朱湘的《月游》是典型

的“神游体”或“梦游体”诗作，诗歌起笔不凡，“我

骑着流星／度过虹桥与天河／向月宫走近／想瞧不老
的嫦娥”。接着借助桂树、兔子、宫女、吴刚的意象

描绘了月宫中清幽安谧的生活环境和无忧无虑的

仙人形象，待终于见到圣洁的嫦娥仙子后，“我”呈

上从海中、山中、地上所搜集的珍奇礼物，与她亲切

交谈，接受她回赠的礼物，并坐着象牙雕的车返回

故乡，如此幻美自由之仙境，如此高雅圣洁之人仙

交往，皆令人沉醉。但是诗人却在结尾处以“我的

车翻了！滑进了瀑流中间！我忽然惊醒，月光恰落

在床前”将思绪拉回到现实中，从而突显出神话世

界的虚幻性和现实世界的不可超越性。全诗的结

构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具有相似性。

　　三　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的审美功能

民族神话意象以其本身的超越性、非理性和原

始性特质，为朱湘诗歌增添了灵动之美、韵味之美

与拙朴之美，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诗歌的艺术境

界。同时民族神话意象入诗，既弘扬了诗歌的传统

美学风格，又丰富了现代诗学的内涵，为新诗审美

品格的开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一）奇幻飞动的审美效果的生成

民族神话意象具有强烈的时空延展力、想象色

彩与虚幻性。民族神话意象入诗，往往可以打破主

体的局限性与时空的限制性，赋予主体一种向上超

拔的力量和积极浪漫的审美心态，使其从平庸的生

命与逼仄的现实中逃离出来，并借助极度夸张奇幻

的想象，打通古今，沟通三界，建构人神同体的理想

模式，使人成为独具力量与异禀的特殊存在，也使

作品获得奇异灵幻的神秘色彩。如朱湘在现实主

义诗歌文本中加入幽冥空间意象，将关于超验世界

的想象引入诗歌的言说空间中，为其诗作增添了怪

诞与非理性之感。又如诗人在描摹牛郎、织女与嫦

娥意象时，侧重于展现人性与神性的互动，这样既

扩大了诗歌的想象空间，为其诗作增添了幻美与超

验之感，又体现了诗人高洁唯美的诗性情怀。神仙

世界中的动植物意象和空间意象，如苍龙、凤凰、丹

桂、水晶宫、龙宫等意象的运用与组合，构建了流光

溢彩的神话之境，将一种华美光辉的仙界图景描摹

出来，反衬了现实世界的污浊与黑暗。同时，民族

神话意象之间的串联与组合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诗

人往往不以逻辑规则为依据，而是遵循神话思维的

规律，恣意纵横，随意勾连，强化了文本奇幻诡谲的

整体语境。总之，神话意象的营构是一次复魅的过

程，它强化了诗歌的审美效果与超验性，有利于诗

歌文本意蕴的升腾，是诗人对浪漫主义风格的积极

探索，也是其生命情怀的映照。需要注意的是，朱

湘在运用民族神话意象时并非纯粹为了打造一个

避世的桃源，而是将奇幻书写与现实旨归自觉融

合，既追求文本玄妙空灵的意蕴空间，又注重挖掘

其现实内涵，追求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综合，从总体

上营构一种虚实相济的艺术世界。

（二）含蓄蕴藉的美学品格的生发

民族神话意象本身的象征性与隐喻性造成了

诗歌意蕴的丰富性。民族神话意象本身包含着丰

富的情节性，是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活与精神状态

的映现，具有文化意义上的自足和完整性。同时民

族神话意象在作者的加工之下，也蕴含着现代思想

内涵与主体的生命感兴。在这三重意义的叠加之

下，民族神话意象变成了富有意味的象征符号，深

化了文本的文化性、思想性与情感性。民族神话意

象入诗，拓宽了诗歌的表达空间与自由度，增加了

文本的厚度与纵深感，在整体上张扬着一种虚实相

生、蕴藉多义的审美境界，从而扫除了早期白话诗

浅显平白、缺乏诗意的弊病，带给读者新鲜多维的

阅读感受。在《哭孙中山》一诗中，钟馗这一神话意

象的使用，为诗歌注入了民间文化的意绪与活力，

使故事获得了全新的言说空间。同时钟馗意象蕴

含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是黑暗污浊的时代环境

下崇高的革命领袖形象的象征。钟馗意象也承载

着诗人对反动派的愤懑与对革命者的崇敬之情，具

有鲜明的情感指向性，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

效果。民族神话意象的模糊性和非理性使得诗歌

具有虚实相济、真幻相生的特征，形成了朦胧混沌

的文本空间，造成了诗歌的蕴藉性和多义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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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于平面和写实的诗风拉开了距离，成为昏暗无

光的时代背景下独具异彩的特殊存在。神话意象

的熔铸，使得朱湘诗歌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和表现

力，从而为读者造设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丰富了读

者非理性的阅读体验。

（三）拙朴典雅的民族风格的形成

民族神话意象蕴含着一个民族基本的价值观

念、精神气质与诗性智慧，同时也承载着厚重的传

统文化内涵与古典审美韵味，其合理运用能使诗歌

在审美诉求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底

蕴。其一，民族神话意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原始初民的生命强力与朴素真挚的生命情怀，充满

了健康自然的鲜活之感，是一种不加雕饰的审美凝

结体，其所蕴含的“审美意识相对较为质朴、凝练，

从而也更为本原、开放”［８］。因此，民族神话意象入

诗，为诗歌增添了原始拙朴的粗犷之美与雄强之

音，是朴素自然的民族风格的显现。其二，民族神

话意象呈现出淡远超然的宏大境界与典雅含蓄的

诗性品格。“上古神话留给诗歌的宝贵财富正是这

种‘天人合一’所形成的和谐浑融、超越悠远的艺术

境界。”［９］朱湘诗歌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的使用，往往

使诗歌的审美意境得以飞升，将读者引入圣洁超凡

的神话氛围中，同时也使主体高远的生命理想得以

呈现。这种和谐俊逸的审美情怀与表达方式是对

传统美学风格的复归。其三，在与西方神话意象的

对比中，更能体现出中国神话意象的民族风格。朱

湘诗歌中的西方宗教神话意象与英雄神话意象烘

托出的是崇高的情怀与凝重肃穆的氛围，其在某种

程度上与东方民族文化之间具有一种阻隔感。而

其诗歌中中国古典神话的运用则显得更为贴切和

丰裕，能为文本营造出更多的妙趣与神韵，同时彰

显出和谐圆融的民族审美风格。其四，在民族危机

深重的背景之下，朱湘以民族神话意象入诗、复兴

民族美学风格的行为，不仅是对传统诗学品格和文

化内涵的皈依，更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彰

显，这一追求也使得朱湘的诗歌在众多苍白无力的

诗作中脱颖而出，并自成风格。

总之，民族神话意象入诗是朱湘对现代新诗写

作的独特发现，也是其复兴传统文化魅力的自觉实

践。朱湘的诗歌创作，通过对古典神话意象的现代

内涵的挖掘，既传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与个人理

想，又丰富了新诗的古典意象体系和审美内涵，实

现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美学韵味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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